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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的核心地帶究竟在哪裡？是民間還是學院？記
者在訪問蔡履平的過程中，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您
認為自己是屬於學院派還是民間藝人？」蔡履平的回
答是：「介於二者之間，因為我的老師是學院派，我
自己學習的內容也是學院派，傳播方式也是學院派，
但是我人卻在民間。」蔡履平的回答帶來了一個比較
深刻的思考：學院派和民間究竟有多大的距離？
實際上，「學院派」這一概念，更多的是代表一種

方法和硬件的提升。即是在強調分析實證的學科中，
方法的正確與硬件的支援是完成科學研究的前提條
件，而這一切是散落化的民間不能替代和完成的。但
是，在西方還有另一種總是被我們忽略的思潮—經
驗論哲學體系。這種思想認為：無論人類在具體的研
究中如何精確，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永遠都存在誤差，
永遠都是有限的，也永遠都不能窮盡，所以人類不可
能建構出一種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法。如果以這種思想
來看，學院派的研究方法需要一種補充—來自何
處？答案只能是民間。
這裡的「民間」，不是鄉土，也不是文盲，實際上

是一種自發式的學術研究。曾經是蘇俄領袖的列寧，

他的著名學術著作《俄國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一
書，是在坐監、流放的過程中完成的，卻沒有人能夠
忽略其學術價值。而在我國民國時期，大批文學家、
藝術家、學者如陳寅恪、沈從文等人，甚至連一個像
樣的學歷都沒有，但這並不妨礙他們成為一流的學
者。為何？就是因為他們紮根在民間的土壤中，呼吸
㠥自由的空氣，繼承了傳統中國文人「處江湖之遠」
仍關心國事、操勞學術的傳統。即便在西方，偉大的
音樂家舒伯特，也是出身於民間的藝人，他在最貧窮
的時候，甚至以自己心愛的《搖籃曲》去換取一塊牛
肉。然而，沒有人能夠否定他偉大的藝術成就。試看
今日的奧地利，音樂成為全民的生活，街頭藝人在優
美的旋律中浸染㠥城市的特質。這就是民間文化的魅
力，也是民間社會生機盎然的生命力。
梁啟超，大家都知道的民國大家—所謂「大家」，

就是因為你不知道該稱呼他為甚麼家。文、史、哲、
法、經、政，西學東術，幾乎樣樣精通。如果說他可
以當北京大學的教授，那簡直是貶損他—因為他也
有參與創建京師大學堂。從考據角度看，後人沒有發
現梁啟超有甚麼學位頭銜，更不存在所謂的「接受學

院派系統化教育」之實據。內地曾經出版一套由北京
東方出版社發行的《民國學術經典文庫》系列叢書，
其中對梁啟超的著述加以展示。這套書在1996年出
版，分為思想史、歷史以及文學史三大部分，共31
卷，梁啟超獨佔五卷。而將「自由」一詞翻譯進我國
的嚴復，也是一位偉大的文學理論家、政治家、思想
家、教育家等。他有甚麼學歷或文憑呢？在沒有廢除
科舉制度以前，他只上過福州船政學堂，學習軍艦駕
駛技術。由於沒有通過科舉考試，他的船政學堂畢業
文憑也不值錢，就像今天的職業先修學校一樣。
1885、1888、1889、1893這幾年，嚴復四次參加科舉
考試，全部失敗。此後他再也沒有參加過科舉，民國
成立後，政府卻尊奉其為「碩學通儒」。
如今在我國，沒有學歷、沒有文憑、沒有專著，便

不能夠晉級、加人工。迷戀於
形式與方法的學院派作風，甚
至對來自民間的一切不屑一
顧。在本港，表面上發達的高
等教育背後，隱藏了可能仍舊
是傳統華人社會中排位子、論

輩份的惡質文化。長期隱匿於虛幻的「城邦」意識
中，毫不了解世界或內地學術（例如語言風格與社會
氛圍）的轉變，更從未想過古希臘的城邦，是有全民
性的文化底蘊的，身為奴隸的伊索，也能講出富有哲
理的寓言。一千個教授並不等於一千個知識分子，更
不等於一千個具有風骨的文人。如果大學裡的教授所
欣賞或鍾情的，只是故紙堆中的點點滴滴，而對社會
生活與人文情懷毫無考究，那麼看似學富五車的外
表，其實也只是社會多餘的「脂肪」而已，毫無用處
可言。畢竟，他們的學識不可能成為維也納的街頭藝
人，也不會轉化為民間社會進步的力量。因此，如何
準確測量學院派與民間的距離，如何將學術日常化、
平民化，將是未來振興文化需要面對的課題。

文、攝：徐全

燒製陶瓷印，工序繁雜
蔡履平是浙江蕭山人，是西湖水滋養

下的吳越才子，已經從事了三十多年書
畫篆刻創作。他的作品，既有民間的質
樸，也有學院派的嚴整，這與他的師承
有很大的關係。他早年一直拜中國美術
學院雕塑系前主任周輕鼎為師，從中學
到了兼具東西方特質的雕刻工藝手法。
據蔡履平介紹，早期由於雕塑不熱門，
周老師只招收了一個學生便到各個陶瓷
廠去教學，為後來蔡履平的學藝奠定了
基礎。
國畫、書法與篆刻三者的關係密不可

分。蔡履平認為，陶瓷印是以「印」為
中心，印的核心是字。字有六書，因而
對書法的掌握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而要
將陶瓷印變為美麗的工藝品，還需要外
觀的色彩設計。這就是國畫藝術的延
伸，可以將平面化的國畫變得更加有立
體感。國畫的作用在於用抽象的心境描
繪來構造立體的視覺，當雕刻家將色彩
點綴於印章上時，其實是將三種不同的
華人古典藝術美凝聚於一處。
蔡履平指陶印的製作可分為六個步

驟。第一個是取土，中國的陶土分佈極
為廣泛，常見的有宜興紫砂、杭州蕭山
十三房紅陶、嘉興的黑陶等。其次是製
坯，製坯時需要捏泥，不能夠產生氣
泡，以免後來發生爆炸，因此要十分小
心，坯印也要燒製乾透。第三是雕紐，
雕刻家根據自己的理念紐製陶印，由於
每個人的表現手法不同而出現古樸或典
雅的差別。製紐的方式也有很多，或雕
或塑或印模，只要把握得當，紐製便是
印刻中最具藝術感染力的部分。下一個
步驟是印面，刻製印面與刻製石章一
樣，這個步驟是對雕刻家刀工的考驗，
也是隨性發揮的舞台。然後是上釉，一
旦上釉就變成了聞名遐邇的彩陶，著名
的唐三彩便是彩陶的一種。最後是燒
製，陶的燒製溫度一般在一千度左右，
溫度越高越堅硬。例如，宜興的紫砂，
燒製溫度達到1100度，極易保存。經過六
道工序完成的陶瓷印，令人心馳神往，
愛不釋手。

蔡履平表示，刻印在中國古代原本是
與知識分子相互隔絕的。這與刻印的材
質有很大的關係。原本的材質與熔鑄技
術，需要有很大的力氣，一般書生往往
沒有足夠的體力去支撐。但是隨㠥印章
技術的應用日益普及，尤其是與國畫、
書法的結合，促使文人開始將刻印當作
是藝術審美的行為來看待。元末明初，
花乳石的發現與應用，正式讓刻印工藝
走入文人階層。那時開始，手無縛雞之
力的書生，也可以拿起刻刀，刻出心中
的願景。

印章是世俗身份的代表
印章在中國的使用，已經不僅僅是一

個藝術專長，更是世俗身份的代表和體
現。據蔡履平介紹，從戰國時期開始，
印章的紐製和印章公分的大小，有㠥嚴

格的等級與分別。例如，皇帝的
印章，紐製一定是龍，如果其他
官員甚至王族成員僭用了龍的紐
製，可能會帶來殺身之禍。公分
也同樣如此，古代的國璽必定呈
方形，不能是圓形，體積較大，
以表現皇權的尊嚴。這種將世俗
身份象徵等元素融入印章的做
法，一直延續到今天。在當下的
中國內地，公章的造型也是世俗
權力的體現。例如，中國政府機
構的公章一定是紅色的，以彰顯
革命與進步；型製上是圓形，章
的正中央往往是五角星，以代表
人民群眾。所以，雖然時代發生
了巨大的變化，但是印章的世俗
性並未有改變，只不過跟隨不同
的審美標準改變了表現的形式而
已。
蔡履平的陶瓷印雕刻工藝已經被政府

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每當提起這
點，他沒有絲毫的興奮與自滿，反而對
未來充滿了憂思。他認為，目前學習印
章篆刻的人已經愈來愈少，整個社會都
沉浸在功利化的氣氛中，很難想像一個
人會花很多的時間去學習一個掙不到錢
的手藝。即便是學習，也是在業餘時
間、在興趣的支撐下去學習。因此，他
最擔心的是自己的雕刻工藝沒有傳人。
他回憶自己過去的雕刻學習生涯，認為
師徒的傳承是中國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
綿延不絕的根本途徑，因為只有在具
體、細緻的師徒傳承中，學生才能真正
培養對藝術的興趣與情感，也才能夠跟
㠥老師東奔西走，了解不同的藝術前沿
和藝術行情。他自己過去是這樣學習
的，也期待未來能夠以同樣的方式將自
己的手藝傳給得意門生。他不反對「非
物質文化遺產」的產業化運作，但是這
一切都要建立在工藝後繼有人的基礎
上。

文化氣質的符號
他認為，東西方在藝術的表達上有㠥

巨大的氣質差異。西
方的藝術側重寫實，

力求完整地保持物件或者風景的原貌，
達到真實複製的效果。因此西方藝術在
傳承過程中，「複製」是極為重要的環
節—藝術家每一次的臨摹，實際上都是
在一個真實的圖景中填充個人的思考，
所以西方的人文主義思想尤其看重人與
物的關係，通過對人與物的描繪，來突
出有形的「人」的價值。
與西方的「寫實」不同，東方藝術尤

其是中國傳統藝術，傾向於「寫意」—
所謂寫意，就是力求在思維與心境的交錯
中，表達人與人得關係。中國的知識分子
奉行「秀才不出門、盡知天下事」的原
則，足不出戶便可了解世間萬物。因此，
東方的藝術更加側重對「關係」的
把握，自然界中的景色或動物，其
實都是人的象徵，是一種想像與猜
測，賦予了濃厚的主觀情感。
蔡履平以老虎為例，認為與今日

動物園所見的普遍不同。在古代甚
至是近代民國時期，真正見過老虎的
百姓其實不多。既然百姓沒有見過老
虎，他們如何能夠在現實生活中不斷
將老虎轉化為藝術符號呢？方法只
有一個—就是想像。這種想像寄
託了人們極大的情感與願望。

在陶瓷印中，許多刻印作品都有動物
（例如老虎）的形象，這樣的瓷被稱為
「瑞瓷」，既有祭品的莊重，也有日用品
的實用。陶瓷印中的動物造型往往會隨
㠥雕刻者的心境、地位或者使命的不同
而有所差異—龍騰虎躍中的龍和虎，與
龍爭虎鬥中的龍虎造型，一定會有極大
的差異。蔡履平認為，雖然陶瓷印中的
動物是抽象的，但是物件本身卻是腳踏
實地的生活用品。一個手掌大的虎頭陶
瓷印，既可以把玩，也可以裝飾，而且
很實用，因此陶瓷印也一定能夠衝出中
國，走向世界，讓西方認識到古典中華
文化的瑰寶。

蔡履平
邁向書畫篆刻的頂峰
來自內地浙江省的書畫篆刻家蔡履平，以自己的刻印作品登上了香港中文大學的展台。仔細審

視他每一件作品以及蘊藏在作品背後的心思，不難發現他對書畫篆刻有㠥高度和深刻的抽象文化

思維。如今，已經被政府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陶瓷印，在他手中又將顯示出怎樣的意境

呢？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從民間到學院派的距離

■蔡履平自繪的松針。

■陶瓷印側面視圖。

■蔡履平自製的篆印圖案。

■以猴為紐製的陶瓷印。

■龍印

■蛙印

■蔡履平在香港中文大學講授陶

瓷印的知識。


